
“现代技法”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

舒泽池

第三个话题：音乐观念

W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这两个时期（尤其是第三个时期）的音乐，

进一步从音乐观念的高度上，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比过去的音乐时代明显

得多的五种音乐观念——音乐与情感、技术与艺术、作品与听众、创作

与演奏以及世界性与民族性——的割裂现象。

14. 第一个割裂——音乐与情感

L：其中最重要的、最本质的是音乐与情感的割裂。现代音乐潮流中

以全面序列主义（结构主义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偶然主义为代表的

反理性主义，尽管从外在形态上看截然对立，在音乐美学观方面，却都

是汉斯立克“自律论”的信徒，都以反对情感为特征。音乐理论家于润

洋指出：汉斯立克“《论音乐的美》一书中潜藏的音乐超脱一切，为艺

术而艺术的思想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，但在二十世纪西方音乐

世界中却获得了新的意义。”这是个很深刻的见解。研究这种现象是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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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有趣的。

S：应该说他们“不得不”是自律论的信徒，否则，就无法在醉心于

五花八门的音乐和音响形式的实验时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。社会心理学

告诉我们，理智好象有这样一种倾向，想在自己周围建立一道防线，然

后在这道防线的范围里活动。这就是“认知不协调”理论。凯奇说过：

“纯粹表达人类自我感情的艺术是无足轻重的，而且丝毫不能感动我。”

布列兹说：“我认为音乐应该是集体的魔术与歇斯底里。”瓦雷斯（Varese）

说：“不要称我为作曲家，称我为节奏、共鸣和音色工程师好了。”他

们这么做了，所以必须这么想。否则，不得精神分裂症才怪呢。

W：当然，音乐中的他律论与自律论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在我看

来，或许可以类比为光学中的波长说和粒子说，各有其真理性。“现代

技法”时期的许多音乐现象，恰恰只能从自律论中得到解释。这不是偶

然的。

15. 第二个割裂——艺术与技术

L：正由于音乐与情感的割裂，那么艺术与技术的割裂，也就是必然

的了。事实上，由于片面地引申“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”（汉

斯立克语），在极端派们看来，艺术即技术，艺术与技术的区分是不存

在的。凯奇说：“写音乐的目的是什么？当然不是与各种意图打交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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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与音响打交道。”音乐理论家叶纯之赴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

曲家音乐节归来后谈到：在会上“大家除了不约而同地谈结构、音响、

技术之外，不是把音乐理解为线条的组合、音色的交替、动力的展示，

就是谈作品的情绪和意境（S插话：极端派连情绪和意境也不谈。）……

对于他们说来，形式与技法是主要的探讨对象……”

S：对于“现代技法”来讲，这正是“题中应有之义”，是理所当然

的。

S：斯托克豪森曾经对凯奇说：“我要求作曲家必须1.发明。2.自我

惊讶。”再也没有比这更典型的自白了。

16. 第三个割裂——作品与听众

S：同样由音乐与情感的割裂所造成的另一重要音乐现象，就是作品

与听众的割裂。“现代技法”缺乏听众支持，已不是什么秘密。苏联作

曲家（按：当年苏联还没有解体）谢德林说：“在最近10年期间我曾经

参加了世界各个不同地点举行的音乐节，所见到的都是同一些人。除他

们外——还有5-10个误入的旅游者。”美国音乐理论家哈洛·鲁宾逊说：

“在西方，序列音乐作曲家更多是由于受到忽视而不是受到压制而灭亡。”

这还是在西方——在东方的情形就更惨了。法国音乐理论家阿·兰雅克

说：“所谓的新音乐能够引起东方的观众的兴趣吗？感兴趣的人大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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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超过百万分之一。”

L：问题不在于作品与听众割裂这一音乐现象，而在于观念。对于许

多“现代技法”作曲家来讲，作品与听众的割裂不但不是遗憾，反而倒

是荣耀，是成就。关于勋伯格，艾斯勒就曾精辟地指出：“他的音乐几

乎是一种专为某一阶层人士所独享的音乐，通俗性，对广大群众起作用

——这些是他怀疑的，也是他所不理解的。”贝尔格的歌剧《沃采克》

在十年中上演了一百多场，这一成功却使作者感到不安，他认为这样容

易获得观众的歌剧一定是低水平的。最为典型的是巴比特的观点，巴比

特认为一位作曲家不应关心他是否得到广泛的听众，而应当把自己的孤

立作为现代生活中的现实予以接受。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最有代表性

不过的了——《谁管你听不听》。

S：这种观点在香港举行的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里也有明显的反映。

W：作曲家藐视听众——“管你听不听”，听众反过来当然也必然

藐视作曲家——“管你写不写”。这叫做“一报还一报”。埋怨观众不

热心、不支持，是没有道理的。美国音乐理论家爱德华·罗思坦说：“二

十世纪作曲家（指“现代技法”作曲家）拥有的热心听众，远远少于著

名的十九世纪作曲家当时拥有的听众。”这种现象，与这两类作曲家音

乐观的不同，有很大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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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第四个割裂——创作与演奏

L：作曲时不考虑情感，不考虑内容，不考虑听众，心中唯有作曲家

自身的自我表现，以及S君曾经谈到追求极端音色、复杂节奏等技术因素，

使得创作与演奏的割裂也成为必然。一般来说，不大考虑演唱（演奏）

者技巧的发挥和方便。这与调性复音音乐时期的风尚恰成鲜明对比。因

此真正从内心赞赏、支持“现代技法”的演奏家（包括歌唱家），恐怕

不会很多。西方一些乐队队员在演奏“现代技法”作品时专门预备一套

便宜乐器，以备敲敲打打——反正不要求好的音色。

S：至于“现代偶然主义”作曲家的作品，表面上看来给予演奏者以

极大的自由，实际上出发点也仍然不是为了演奏者的技巧发挥和音乐满

足，而是为了利用自由演奏的不确定性，就象利用掷骰子和扔钱币来决

定音乐那样。

18. 第五个割裂——世界性与民族性

L：最后谈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割裂。脱离开民族性而追求“世界主

义”，追求“世界语言”，已经成为一种风尚。至于这种风尚是音乐艺

术的进步还是退步，应该支持还是反对，当然有不同意见。但是这种风

尚确实存在，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时髦，这个判断，大概是没有人否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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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希望我们待会儿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。

（说明：本文作于 1986 年 11 月，尚未问世即遭学霸博导 Jv 君

恶意肢解，至今未能全文发表。）


